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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管我們叫「太君」
河北省社科院河北抗日戰爭史研究中心

特邀研究員何天義介紹說，日本戰敗投
降後，中國勞工的境遇有了很大的改
善。日本人很有意思，沒有戰敗的時候
殘忍虐待中國人，但是他們知道自己戰
敗後，又極端害怕起中國人來，有日本
人甚至點頭哈腰的管勞工們叫「太
君」。

據考證，「太君」一詞是大人（日本
人對軍官的稱謂）的音譯，從聲音上來
說最為接近，就像香港人稱英國佬叫
「阿瑟」（阿Sir）一樣。
從稱呼中國勞工叫「清國佬」到「太

君」。可以看出日本這個民族的劣根
性，他們知道自己所犯的罪惡，極度害
怕被清算，就像一條狗一樣搖尾乞憐。

我叫何玉川，現年88歲，河北正定人。因為
日寇侵華，當年在哥哥的帶領下參軍報

國，成為國民黨第十五軍醫護兵，曾參加中條
山戰役、洛陽保衛戰，兵敗洛陽被俘後被

強擄日本。在日本，我因為反抗和怠工被
日本監工用鐵棒打傷了頭部，現在頭
骨上還有三寸長的深陷痕跡。

多虧難友 撿回性命
日本人是照着打死我下手的，
多虧難友們的照顧，撿了一條

命。自己算是幸運的，很多同胞都慘死異鄉。
我現在最氣憤的是日本人不承認那段歷史，但是只

要我還活着，有口力氣，一定要讓日本政府鄭重向我
們這些被擄往日本的中國勞工及遺屬謝罪賠償。
如今我的晚年生活很平淡，也挺幸福的，因為會按

摩，十里八鄉的鄉親們有個胳膊疼腿疼都會來找我，
我也樂於免費為鄉親們減少病痛。兒孫們也都很孝
順，現在我希望去趟台灣看看，那兒還有親戚在。

非人的生活、繁重的勞役、惡劣的環
境、無辜的殺害和瘟疫的流行，時時刻
刻都威脅着戰俘勞工的生命。為什麼中國
勞工的境遇如此悲慘？
河北省社科院河北抗日戰爭史研究中心特

邀研究員何天義向記者介紹說，日本軍方的
邏輯是日本沒有向中國宣戰，中日間作戰是
「事變」，不是「戰爭」；因為不是「戰
爭」，作戰抓捕的人員就不是「戰俘」；不是

「戰俘」，就沒有必要用國際上的有關戰俘的公約
去對待。這個觀點不僅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觀點，而
且也是今天日本一些政界、軍界要人所持的觀點。
日本釜石警察署1944年9月25日曾向日鐵釜石

製鐵所就勞工管理發出過如下通知：「漢民族不為
感情所左右，愈是親切相待會愈發使其傲慢起來，
因此不必親切心或愛撫相待」，日本政府的這種態
度使得日本企業更加變本加厲地殘酷欺壓中國勞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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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令無須善待 欺壓變本加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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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還活着只要我還活着，，有有
口力氣口力氣，，一定要讓日本一定要讓日本
政府鄭重向我們這些被政府鄭重向我們這些被
擄往日本的中國勞工及擄往日本的中國勞工及
遺屬謝罪賠償遺屬謝罪賠償。。

記者從河北省社科院河北抗日戰爭史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何天義整理的眾
多擄日中國勞工生還者口述資料中，發現大多數倖存者回到家鄉後，家裡不
是家徒四壁，就是家破人亡，家產都被漢奸騙走了。

謊稱營救 實為騙財
河北正定人王士梅是被日軍擄往日本的勞工王潤身之女，她回憶說，當時

家中有祖父母、父母親、兩個哥哥、她和弟弟。一家人靠父母種地、母親紡
織，其樂融融，日子雖然緊張也過得去。自父親被擄後，為了打聽父親的下
落，家中賣掉了唯一的耕牛和土地，母親抱着未滿周歲的弟弟，帶着僅有的
錢到石門南兵營，試圖營救父親，但錢讓漢奸騙走了，母親卻露宿街頭。因
為日本鬼子的打罵和恐嚇，沒幾天小弟弟就病了，死在了母親的懷裡。祖
父沒幾天也在悲憤中去世了。
「我家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不僅失去了耕牛、耕地、唯一的生活來

源，而且連續失蹤、死亡了三口人。祖母不久也哭瞎了雙眼，沒等到父
親回來也含恨去世。」王士梅的父親是1946年春節後回國的，因為飽
受摧殘，身體極度虛弱。「我們見到父親時，他說：『我總算回家
了，就是死也當個家鬼吧，總比死在日本的兄弟們強多了。』沒到
一個月的時間，父親也去世了。」

遍尋不獲 含恨而終
河北辛集人武文堂死在日本的礦山中，同他一起被抓的王老

聘帶回了這個消息。據武文堂之子武樹軍說，父親被抓後，爺
爺把家裡所有能賣的東西都賣掉，湊路費去天津塘沽打聽消
息，幾經被騙，路費花完了還沒打聽出確切的信息。母親剛
生了雙胞胎妹妹，難過得也去世了，當年才29歲。兩個妹
妹無人照料也相繼夭折，還有個4歲的妹妹也因為飢病交
加離開人世。祖母知道了父親去世的消息，也帶着對日
本鬼子的刻骨仇恨去世了。

單位幫助 結婚分房
中國被擄往日本勞工聯誼會秘書長魯堂鎖是個地地道道的農

民，他父親也被強擄至日本，後不幸遇難，幾十年來，他始終
堅持起訴日本企業。
相對來說，87歲的王躍清老人回國後生活不錯。新中國成

立後，到河北省第一建築公司工作，參加建設了北京首都機
場等一系列新中國的大型建設項目，後來就隨着單位到了
石家莊，並在這裡定居。單位看他年紀大了，還沒有對
象，就給他介紹了對象，並且幫助他結了婚，還給他分
了房。他的父親當年死在了日本人的折磨下，哥哥也逃
難跑了不知去向，很多年後才知道跑到了內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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擄日華工倖存者擄日華工倖存者何玉川何玉川

多年的奔波研究，勞累過度的何天義患上了
高血壓、冠心病、白內障、哮喘等十多種疾
病，但他無怨無悔，遺憾的是有生之年難以將此
課題進行到底，希望國家有關部門能關注戰俘勞
工問題，也希望有更多的專家學者和社會同仁能參
加這項工作，直到為受害者討回公道，為國家民族
爭回尊嚴。

德國賠償 日難效仿
何天義說，國際上有現成的和解例子。就在中國、韓

國勞工還在與日本進行漫長而又艱難的法律訴訟時，德
國已經拿出10億馬克，建立了「記憶、責任和未來」基
金，逐步解決德國政府和企業向歐美戰俘勞工的賠償和
道歉問題。同樣，美國、加拿大等國也採用和解的方
法，解決了戰時集中關押日本僑民的問題。
「應該說，中國政府在中日歷史問題上的態度是明確

的，政策也是一貫的。中國民間也是渴望和解的。但
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日前表示，日本不會（就東亞歷
史問題）效仿二戰後德國向鄰國道歉以尋求和解。」何
天義指出，這其中最關鍵的是日本不正視歷史。

促日承擔 正視歷史
至今，日本還常因為戰爭遺留問題同鄰國摩擦，加之

釣魚島、東海油田等一些現實與歷史交織在一起的問
題，稍不留神就會擦槍走火。
「我希望日本能正確對待歷史，勇於承擔問題，盡快

公佈強擄中國勞工的真相，主動清算罪行，真心謝罪賠
償和用真正的歷史教育國民。」何天義說。

爭回國家尊嚴 探索民族和解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擄日中國勞工開始了漫長

而艱辛的對日訴訟之路，最終以「訴訟時效已過」

和「國家無答責」為由，被日本最高法院駁回訴訟

請求。今年4月1日，來自河北省石家莊市的

31名二戰期間被擄往日本的中國勞工及

遺屬，通過律師向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

院正式遞交訴訟材料，狀告日本焦炭工

業株式會社（原三井礦山株式會社）和

三菱綜合材料株式會社（原三菱礦業株

式會社），要求兩家企業在中日多家新

聞媒體刊登謝罪聲明並承擔登報費用，

向每位中國勞工賠償120萬元人民幣、支

付本案全部訴訟費用。石家莊市

中級人民法院已收下相關訴訟

材料並展開相關審查，以

決定是否受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帆

路朝陽路朝陽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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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資料

我叫張二喊，河北省靈壽縣西王角村
人，今年97歲。因為我們村離日本鬼
子佔領的靈壽縣城比較近，所以日偽
軍經常過來「掃蕩」。我是1944年
被日本人抓去日本的，那天我正在
地裡幹活，日本鬼子衝過來，不
問青紅皂白就開始抓人。

忽冷忽熱 多人病死
我被強擄到日本北海道空知郡蘆別
町的三井蘆別第二礦，在日本的勞工
編號是633號，是那批勞工的最後一
號，去日本的船上就死了好幾百人，
屍體直接扔進了海裡。
在日本礦山裡，我們吃不飽也穿不

暖，在礦井裡幹活特別受罪，因為北海
道冬天特別冷，而礦井裡卻是特別熱又
悶，下井一身汗還得推着「軲轆馬」運礦
石出來，這一冷一熱的，很多勞工們都病
了，日本人還不給藥治病，死了很多人。
那時候的工作量特別大，完不成任務就

得一直幹，日本監工還經常打人，我親眼看
見有難友被毒打致死。

赤心不改 盼國富強
日本投降後，我們坐船回國到了天津塘

沽，因為國民黨招兵，我就跑了。我還算幸
運，回到了家鄉。當時村裡抓了不少人，沒
幾個能回家的。
我雖然沒文化不識字，但是記性好，家裡

最小的重孫子的生日都能記得，所以當年在
日本遭的那些罪受的那些辱，我都記得很清
楚。兒子說我現在睡覺時還會說夢話，很多
時候就是說的在日本受罪的事兒，說什麼不
要打了之類的話。
「作為1946年就入黨的老共產黨員，我幾
十年跟黨走赤心不改，希望國家更加富強。」
他說，一定要讓日本政府鄭重向他們這些被擄
往日本的中國勞工及遺屬謝罪賠償。

■中國被擄往日本勞工聯誼會秘書長魯
堂鎖的父親當年被強擄至日本，幾十年
來他始終堅持起訴日本企業。路朝陽 攝

■中國勞
工倖存者家

屬赴日上訴日
本企業。

魯堂鎖提供

■張二喊在記者採訪結束後執意要在家門口
留張照片，展示門口的對聯。 路朝陽攝

■■處決漢奸處決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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